
年的三级会议和 年的教士大

年

虽说宗教改革发起于 世纪，但是早在中世纪

盛期结束时人们就已经感到其必要性了。此处只需

要说出明谷的圣贝尔纳的名字就足以证明。他在《沉

思录》一类著作中，就试图奠定进行教会制度变革的

基础。康斯坦茨公会议和巴塞尔会议除了其它任务

以外，主要集中讨论了教会的“领袖和成员”的改革，

但远没有为广大基督教神职人员和在俗信徒所满

足。到 世纪末，人们越发感到进行改革的必要。例

如在法国，

月

会，就曾热烈地讨论过这类问题。尤利乌斯二世于

日贸然召开第五次拉特兰公会议（会

议结束那年，马丁 路德起草了《九十五条论纲》），

其实就是对一种普遍期望的回应。但是，人们的期望

被无情地辜负了：第五次拉特兰公会议颁布了一系

列与教民的意愿大相径庭的教规，错过了已经出现

在教廷面前的发动宗教变革的良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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拉米兰多拉是其最杰出的活动家之一）的影响

世纪，在基督教人文主义（意大利的皮克

威克利夫和罗拉德派、杰

再说，即使这次会议完全获得成功，无疑也没有

能够满足中世纪末期的教民深受其苦的“强烈的神

圣欲望”。因为这次公会议连同上一世纪的称为“宗

教改革者”的某些教派所关心的“改革”，并没有达到

必要的深度。正如孔加尔神甫在一本重要著作中指

出的那样，中世纪的改革是“对教会的生活秩序的改

革，而不是对教义、圣事、教阶制度等结构的秩序的

改革。这就相当普遍地将改革限制在对运用职权进

行改革⋯⋯人们改革风俗习惯，而不改革教义”

费

然而，为了满足心灵上的需求，应该在教义领域来一

场变革。叫做路德、茨温利和加尔文的一群人矢志不

移地追求的正是这种变革。他们未去理会教会的滥

用职权的行为，尽管这种情况已很严重。吕西安

弗尔在谈及法雷尔时所说的话对他们每个人都适

用：“他对这位教士所指责的，不是生活不轨而是信

仰不端

世纪以前，确实有一些人和团体试图对他在

世纪涌现出了约翰

们时代的宗教愿望给予宗教的回应。因此人们看到，

在

格鲁特和共同生活兄弟会、胡斯及其信徒。到勒德

了

德

下，产生了一些为宗教改革家做准备工作的人物。在

。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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堪的教会，并将一些世俗作家在研究中沿用了几十

年的哲学原理援用到《圣保罗书》中。在法国，雅克

科利特建议加归圣经，以净化腐败不英格兰，约翰

戴塔普尔 年就在他的《五诗五首》勒费弗尔

年，中与中世纪的四义《圣经》解释学决裂了；

他出版了 圣保罗书）注释》一书。此书即便不像杜

梅格所断言的那样，是“第一本新教徒的书”，也涉及

了一些倾向改革的论点

在

。最后，鹿特丹的伊拉斯谟

年首次阐述了他的神学大纲。在《基督教战

，

士手册》一书中，他竭力主张一种十字架神学。在他

看来，信仰的准则是由圣经确立的，该圣经核心是基

督受难，基督赦免了人们的罪过，同时使他们摆脱了

关于善功的犹太教。这种新神学一经宣布，这位荷兰

人文主义者便只需提供时代所需的宗教经典解释方

法了。这一工作是通过《新约》的出版来完成的。在

当时向读者提供的希腊文《新约》中，伊拉斯谟除了

大量笔记和亲手译就的拉丁文译本之外，还附上了

许多序言，这些序言为圣经的诠释提供了“一种真正

的方法论

戴塔普尔

然而，伊拉斯谟并非教会改革的创始人。像那位

从未正式同天主教教义决裂的勒费弗尔

一样，他是一个改良主义者。尽管他在《愚颂》和《秘

密会谈》中无情讽刺了那些道德沦丧的修士或不学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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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尽管这里我们仍继续

导的基督教复兴。也像勒费弗尔

无术的教士，他仍指望通过教阶制来推行他衷心倡

戴塔普尔一样，他

感受不到原罪的痛苦和良心的不安，因此也就难以

是像勒费弗尔

感受到当时压抑着教民的关于得救的忧虑。最后，还

戴塔普尔一样，他温文尔雅，诡谲狡

世纪的基督教徒的宗

诈，并无坚持真理或以身殉教的决心。

因此，对于这个烦据着

费弗尔

教问题，宗教改革作出了期待已久的回答。不过，这

场运动究竟是统一的，还是分裂的？吕西安

似乎更强调运动的分裂性

，都偏爱唯信仰

将“宗教改革”称作一个单一的运动，并不是否认宗

教改革家们对“分崩离析的中世纪社会所提出的诸

多要求”所作的回应各有侧重，而是因为我们感觉到

他们的使命毕竟有着某种一致性。尽管分歧（关于这

些分歧，我们将在本书各章的同一标题下谈及）屡屡

使他们分道扬镳，但解决这些基本问题的办法并无

二致。为了消除由于对作为法官的上帝的信仰而产

生的烦恼，他们都求助于救世主基督的人格，都坚持

圣恩的全能（即著名的

，由此他们想表明赦罪是一种无偿馈论（

赠，并不信赖于任何权力的安排，即不由任何人来提

供），都具有教会是信徒的大会这一观念，并且对圣

经有着一致的看法，即圣经至高无上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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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活的语言来表达的启示。

，是上帝的最终启示，一种不断地由讲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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维滕贝格是德国萨克森欧内斯廷地区一个无名

的城市，它位于“文明世界的边缘”。它在 世纪初

叶只是一个拥有两千居民的小镇，“智者”弗里德里

年在此创立了一所大学。一场旨在改革教会希

的运动就在这里兴起。马丁

起人，而且在直到他去世（

路德是这场运动的发

之前的差不多三十

年间，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。和他在一起从事改革的

还有包括梅兰希通在内的几个重要人物。

要了解路德的复杂个性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。

许多作者进行了尝试，但都没有获得确定的结论。直

到几十年前，天主教的历史学家对他还颇有微词

而新教徒则倾向于把他描绘成坚定不移的英雄、信
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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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经过短暂的初修期就被

日，他不顾父亲月

仰的无所畏惧的见证人。我们不想在这里如实勾勒

主要阶段。他约于

路德的肖像，但觉得有必要阐述一下其生平的几个

年出生在艾斯莱本（图林

年。后

根），是家里的第二个儿子。父亲是位农民出身的矿

主，靠不断地辛勤劳作，家境比较富裕。路德在曼斯

菲尔德度过童年，在平民小学读书，直到

来在马格德堡逗留了一年，成为共同生活兄弟会的

年起，他就

埃尔福特大

年获业士学位，三年后又获哲学学士学位。

年

他在访问曼斯菲尔德归来的途中险遭雷击，这时他

刚刚按照父亲的愿望进入法学院学习。他曾立下誓

愿，如果能逢凶化吉就去当修士，后来终于恪守了他

的诺言。几天后，即

的不快，进入埃尔福特的奥古斯丁会修道院。当时这

个修道院就因其法规森严而闻名于世。不过这突如

其来的当修士的志向，也正是他在宗教领域进行秘

密研究的一个正常结局。

顺

路德的修士生涯和他的大学生涯一样一帆风

由于他的热忱，

他刚了解了一点奥卡姆主义，就被代理主教约

准许宣誓，翌年就任命为神父。上级指定他研修神

学

翰。施陶皮茨派往维滕贝格艺术学院负责批注亚里

弟子。之后又在埃森纳赫求学。从

学于当时正名满天下的唯名论堡垒

学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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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获得神学博士学位后，

、

批注》

、《罗马书》

）和 希伯来书》

头来讲《诗篇》。

对于这场危

路德的生平就是如此。其中未揭示的东西就是，

自从他进入修道院以来，他就一直在努力获取信仰

得救的坚定信念。我如何才能得到上帝的赦罪？这

个问题常常萦绕在他的脑际，使他寝食难安。这种苦

苦的求索在一次危机中达到了顶峰

年，路德在《（加拉太书

机的真实性，自德尼夫勒以来任何现代的历史学家

都坚信不移

中用下面的一段话表述了这次危机：

“在福音的启示下，我热爱教皇的法规及教

年春被提为圣经业士后，秋士多德的伦理学。

季回到埃尔福特，教授彼得 隆巴德的《名言集》。

年末，他中断了教师生涯，前往罗马，和一位会

年，他被调到维滕贝格，几个月后被

友一起在奥古斯丁会的会长身边，为严格遵守教规

的修道院拒绝与那些不严格服从教规的修道院合并

作辩护。他在罗马这座永恒之城所看到的一切使他

的信仰受到冲击，但他并未因此动摇，没多久便回到

埃尔福特。

任命为修道院副院长，同时施陶皮茨要求他放弃讲

坛，去攻读博士学位。

便从事圣经的教学工作，先后讲解了《诗篇》

加拉太书》

年又回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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奥卡姆的影

比尔的《论

布道文（

宣称：

“当我看到十字架上的他，我相信，对我来

说，他像一道闪电。当人们喊出他的名字，我却

宁愿听到呼唤魔鬼。因为我认为，我必须行善不

止，直到以此得到基督的恩宠。”

要理解路德的心路历程，我们应该记住，他曾受

到过唯名论的教育。他通过加布里埃尔

辩集》受到了英国方济各会修士威廉

阿响。奥卡姆在创立圣宠理论方面不如圣托马斯

皇的传统，而不管这教皇是谁，并且以极大的真

诚，把这些当作圣人和得救的必需之物来捍卫。

我通过斋戒禁欲、灯下苦读、宣讲诵经以及其它

的修行，来竭尽我之所能遵守这些教规和传统。

我加于我的身体的磨难，犹甚于今日那些因为

我剥夺了他们自辩的光荣而仇恨和迫害我的

人。”

然而，尽管路德对教规忠贞不贰，但他仍未找到

他所憧憬的安宁。他在上述批注中写道：“在自我赦

罪的神圣和信仰的掩盖下，我滋生出持久的怀疑，产

生了一些疑惑，一种恐惧感，一种仇恨和亵渎上帝的

欲望。”但是，为什么经过顽强而真诚的探索，最终却

达到渎神的地步？路德在其关于《马太福音》的一篇

）中开始回答这个问题。说到耶稣时，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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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尔森都曾让他的忧虑“相对减轻”。奥古斯

奎那那么热心。奥卡姆使路德深信，人可以凭借其功

德来赢得上帝的拯救，或者更确切地说，人将无私的

爱奉献给上帝，就能在自身创造圣宠的浸润所必备

的禀性。因此，路德竭尽全力试图这样做。但是，他

越是苦苦修行，就越是觉得自己的功德不完善。功德

不够本应该可以用忏悔（即彻底的懊悔）来为他博得

赦罪，但这对他没有任何帮助；当他在上帝面前自省

时，自己就感到这样做对于赦罪毫无效力。他发觉到

自身的一种贪欲，这种贪欲在他的词汇中指的主要

就是自尊与利己。这种贪欲使他意识到了自己的苦

难，使他对自己是否能够得救产生怀疑。路德心中还

有一种缠绵不去的想法在加重他的不安。他的老师

们为维护上帝的至上权力（尽管上帝已被人所取代）

曾经教导过他，人的行为只有在得到上帝接受时才

能算善功。这条教义只能加深他的恐怖，由于他无法

体验到上帝的仁慈，他不得不自问：自己究竟能否蒙

上帝不弃？

路德生性极为敏感，因此为烦扰所苦更甚。他尝

试了各种补救办法。圣奥古斯丁、明谷的圣贝尔纳和

约翰

丁会代理主教施陶皮茨向他传授《德意志神学》，也

曾起过一定的作用；施陶皮茨还勉励他不要探索神

圣的奥义，而应去思考基督的苦难，这也让他得到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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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慰藉。但这还不够，路德需要找到一种解答，这种

解答既能说明他关于原罪的悲剧性观念，又能说明

他关于上帝的崇高概念。苦苦探索了很久之后，他发

现答案就在《罗马书》第一章第十七节中。人们多年

来一直引以为据的，就是这段经文。他在去世的前一

年出版的《拉丁文著作的序言》中谈到了这个发现。

他说：

“在我夜以继日地冥思苦想时，在我研究

‘上帝的正义在圣经中得以启示，正如所写的那

样：义人靠信仰生存’这一句话时，我开始懂得

上帝的正义在这里是指上帝给予的正义，义人

如果信仰则凭此生存。因此这句话在这里的意

思就是：福音向我们揭示了上帝的正义，但这是

被动的，上帝慈悲为怀，凭借信仰为我们赦罪

⋯⋯我即刻感到获得了新生，甚至似乎觉得已

通过敞开的大门进入了天国。”

从这段叙述可以看出：路德似乎从有一个上帝

法官向罪人行使惩罚性审判的观念，转变到了有一

个上帝父亲向子女传达他的正义的观念。话还应说

得更明确一些。中世纪的天主教神学家虽然不是无

视赦罪，但他们基本上把它理解成是上帝对在圣宠

鼓舞赞助下所获得的功德予以褒奖。相反，路德却认

为是圣明的上帝用其爱包容罪孽深重的人类。因此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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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以前发生

受圣宠的信徒既是义人又是罪人。说是义人，是因为

他不再想将自己归入罪人之列，上帝就通过信仰将

他置于其正义的庇护之下。说是罪人，则是由于其身

上仍然存在着邪欲

答案不可胜数。直到本

这种新发现发生于何时（因为是路德在维滕贝

格的奥古斯丁会修道院的塔楼里发生的，所以德国

神学家称之为“塔楼经验”

世纪初，许多学者还认为它是在

，或者定在讲授《罗马

的，此年路德被擢升为神学博士。过去的几十年中，

路德学家更确切地将时间或者定在关于《诗篇》的第

一次讲道的时期（

但这种假说信者不多。还书》时期（

有极少数历史学家认为是在《拉丁文著作的序言》中

释追溯到

（路德将他对《罗马书》第一章第十七节的解放性解

年，此时他正在第二次解说《诗篇》），

年

毕泽尔出版了那部轰动一时

从而将发现的时间又推迟了一些。然而，自

波恩大学教授恩斯特

。毕泽尔将

年的春天或夏天，但是他赋予它

的大作之后，这一假说便逐渐占了上风

塔楼经验定在

的涵义与前辈们所给予的涵义不同。他认为，路德的

发现是一种“圣经神学”的发现。因此，从《罗马书》第

一章第十七节可以看出，维滕贝格的这位修士可能

已经得知，“正义在福音中得到启示”。对他来说，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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塔楼经验定在

劳和库尔特

在

年

福音中”这几个字含有一种直到当时都不容置疑的

意义，即：圣经是圣宠的手段，因为它是基督的启示，

而基督就是上帝的正义，并以此身份教人信仰从而

为人赦罪。关于路德新发现的这种解释，远未得到一

致赞同。不过也有几位著名的路德学家，如弗兰茨

年）。不管时间是定

阿兰德如今和毕泽尔的意见一致，将

年（或

年到 年之间的哪一年，有一个事实似

乎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有一致的看法，那就是：路德的

发现决非一日之功，而是一番艰苦探索的成果。正如

他的早期的经历所证明的，在得出这一发现之前他

就已做过大量的探索。这些探索尽管为时不算长，但

他毕竟瞥见了问题的关键。

月 日，路德在一次讲道中首次公

开谈到赦罪问题。他关心这个问题并非出于一般学

术上的兴趣，而是感到这是在拯救灵魂的宗教活动

中必须解决的一个实际问题。他在以无职衔神甫的

身份接受忏悔时，发现这一问题在他的教民中产生

了一些可悲的后果：它偏爱一种表面上的虔诚，使教

徒们远离得救的真正源泉。维滕贝格教堂幸亏有“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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霍亨索伦所辖的德国冯

者”弗里德里希的虔诚和钱财，才不用拥有可以向虔

诚的来访者担保将近十三万年赦罪的圣物！

获得赦罪并不靠由这条教会的教义衍生出来的

一种有争议的习俗。这种习俗清楚地告诉人们，已被

赦罪的罪人的世俗的刑罚不仅可以通过经过或不经

过圣事的补赎来免除，而且可以通过赦罪的方法来

免除。教会并不就此排除忏悔，它认为利用由圣人的

额外劳作所组成的善功宝库，可以为被赦的罪人减

刑。这条教义无疑很精妙，难以为大众所理解。罗马

教廷不止一次地声称（但没有寻求神学大师们的支

持），它给予的赦罪能够解除人的刑罚和罪孽，这就

对这条教义作了更加错误的解释。结果对想法天真

的人来说，教皇的赦罪就是大赦的同义词，由此产生

严重的混乱。而更为严重的是，自西克塔斯四世

年上台）以后，人们可以用金钱为炼狱中的灵

魂赎罪。

年，利奥十世为了重建圣彼得大教堂，重新

在关于赦罪的首次讲道的一年以后，路德又冒

着惹靠在诸圣瞻礼节用圣物来吸引教民的上司生气

的危险，再次提出这个问题。当时的形势迫使他这样

做。

发售由尤利乌斯二世创始的赎罪券。他的讲道已在

美因兹大主教阿尔贝特

北部广为流传。这位大主教能从出售赎罪券中得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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伊泽洛赫 和克莱门

月

日（ 或

这两个天主教历史学家的怀疑。伊

年

利益，因为他作为帝国首相可以兼任马格德堡大主

教和获得哈尔伯施塔特主教行政权。阿尔贝特希望

身兼数职并获得美因兹主教的白羊毛披带，故同意

教廷在其辖区出售赎罪券。他让哈布斯堡福格银行

的一位代理人陪同出售赎罪券的副专员多明我会修

士特策尔，这位银行代理人应将信徒捐款的一部分

由哈布斯堡银行转到霍亨索伦的分银行。特策尔的

活动在萨克森选帝侯的边境地区碰了壁，“智者”弗

里德里希不允许在其领地内出售赎罪券。但维滕贝

格的居民仍然知晓这个多明我会修士为受难灵魂的

解救提供的便利。因此，路德认识到有必要告诫神学

家，并劝说他们考虑这个问题。他在

月 日）发表的关于“赎罪券的功效”的

《九十五条论纲》中谈到了这一点。

直到几年前，人们还一致认为，《九十五条论纲》

曾贴在维滕贝格教堂的大门口（这合乎让所有学者

为澄清某个有争议的问题进行公开讨论的常规）。尽

管这种说法并不对路德的公开宣言起到支持的作

用，近年来却遭到爱尔温

洪塞尔曼斯

泽洛赫考虑到路德曾把这些论纲寄给阿尔贝特

冯 霍亨索伦，并敦请他向赎罪券的推销者发出新

的命令这一事实，认为路德出于对这位高级教士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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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初，特

尊重，曾将论纲压下，直到由于迟迟得不到答复而深

感厌倦时，才决定召集几位能与他一起谈论的学者

就他的意见进行辩论。洪塞尔曼在其著作中证实，伊

泽洛赫的这个假说遭到新教的路德学家的反驳

但是这个假说仍然令人感兴趣。它事实上表明，路德

的人格在当前的天主教各界引起了同情。他们想通

过证明路德并没有莽撞地在把论纲寄往上级的当天

就把它公布于众这一事实，说明维滕贝格的这位修

士并不是一位革命者，而只是一位渴望净化教会的

人。

路德没有打算在《九十五条论纲》中提出新的教

义。他只是想唤起教会以往教导人们的东西，让人们

明白赎罪券并不能让灵魂得救并使之圣化，上帝只

能宽恕那些认真进行忏悔的罪人。虽然《九十五条论

纲》对不信教者来说难以理解，但还是被人多次印

刷、广泛传播，并引起了巨大的轰动，而这是违背作

者本人意愿的。它能在各处的礼拜仪式上宣讲，无疑

要归功于那些通情达理的批评家们。对所有那些愤

恨利用教众的轻信为罗马金库牟利的做法的人来

说，它不啻是一个解放宣言。

它的轰动立即引起强烈的反应。当美因兹大主

教和负责宗教裁判所事务的多明我会修士向罗马教

廷告发路德时，德国发生了一场论战。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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授约翰

沃尔塔令施陶皮茨让他的

策尔在本修会的修士面前提出了一些平庸不堪的观

点，对维滕贝格这位奥古斯丁会修士加以反击。路德

为了使自己的观点能被公众了解，不多久便发表了

题为《论圣宠与赦罪》的布道文来进行反驳。他对特

策尔的攻击不屑一顾，但对因戈尔斯塔特大学的教

埃克的批评却很重视，此人想必是他最强

硬的对手。埃克在题为《方尖塔》的关于《九十五条论

纲》的评论文章中，指责路德为胡斯派的观点辩护并

怀疑教皇的至上权。

德拉

在这段时间里，利奥十世委托奥古斯丁会代理

主教加布里埃尔

这位下属悔过。路德深信自己坚持“人只必须信仰耶

稣基督，而不必相信他们的祷告、功德和善行”这一

观点没有偏离真理，因而拒绝退缩。因此，他于

月被传唤到本修会在海德堡召开的教务会议

会上他提出了名为《反论》的两套论纲，一套是神

年

上

题

学上的，另一套涉及哲学。其中他没有谈及赎罪问

不过，在他回答他的批评者中才学最深的红衣主

教卡耶坦的指责时，他捍卫了关于赦罪教义的立场，

然后在对亚里士多德的猛烈抨击中为其对经院神学

的态度进行辩护。海德堡的这场辩论是文雅的，但从

某种意义上来说，也是决定性的。虽然路德未能说服

多明我会托马斯学派的辩论对手，又没能让他的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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